






虽然卡托尔接受了比大部分阿富汗妇

女更好的教育
,

可是
,

在塔利班的统治下
,

要找一份工作仍然困难重重
。

现在
,

她终

十有了出头之日
,

所以迫不及待地用军装

换 卜了那身传统服装
。

现在
, 一

松托尔负责空军的身体训练
,

可是
,

经过了 22 年的战乱后
,

训练月军内最

简单的器材都不容易找到
,

一些士兵甚至

连鞋子都没有
。

对于阿富汗军队的前景
,

长托尔和其他国民一样茫然
。

一级警戒的海关官员

本
·

安德逊今年 55 岁
,

是连接温德索

和底特律之l间的大使桥海关检查站的首席

检查官
。 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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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件提醒美国人
,

恐怖

分子随时有可能通过海关把脏弹甚至核弹

偷偷运到美国
,

再度对美国发动致命打击
,

所以
,

海关成了美国人的一块心病
。

安德逊深知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
,

但他对海关存在的漏洞忧心忡忡
。

他说
:

“

检查人员一般需要25 秒到30 秒的时间来

判断过往司机是否在说谎
。

由于过往车辆

太多
,

我们大多数时候只能凭感觉
。 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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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件发生后
,

美国海关进人

最严厉的一级警戒状态
。

袭击事件后的最

初儿天
,

大使桥上的车辆排起了长龙
,

有

时候 长达2 6英里! 安德逊所面临的压力之

大可想而知
。

今年4月 26 日
,

安德逊的妻子琳达发

现凌晨四点 了
,

他还坐在那里打 电话
。

原

来
,

一只可疑手提箱被人放在海关停车场

的中央
。

安德逊立即下令
: “

给炸弹小队打
电活! 我随后就到

。 ”

等他赶到现场时
,

炸弹刁
、

队已经开始
工作了

,

警犬把手提箱嗅了个遍
,

最后证

明里面没有爆炸物
。

安德逊松了一 口 气
,

“

在现在这种局势下
,

你不能有一丝一毫的

大意
。 ”

现在
,

海关检查人员的装备已经鸟枪

换炮
。

他们的辐射探测器异常灵敏
,

即使

似门走迎团}翅些接受充吮践d呀部宁的人的身边
,

探测器都会鸣叫起来
。

他们还配备了半 自

动手枪
,

接受了处理生化武器训练
。

即使

如此
,

安德逊仍然不得不承认
,

要做到万

无一失
,

难于上青天
。

控告总统的辩护律师

20 02 年5月巧 日是达娜
·

纽曼在联邦

法庭上出任纽约南区的公共辩护人的第一
天

,

这个角色有点像急诊室的值班医生
,

如果有人需要律师
,

那么她就是
。

达娜表

示 :“我所知道的就是我担任这个角色
,

如

果有人需要我
,

我就要提供法律上的帮

助
。 ”

5月 巧 日这天
,

真的有人迫切需要她
。

此人名叫帕迪拉
,

曾是芝加哥一犯罪集团

成员
,

现在被指控为
“

基地
”

组织未来的

脏弹制造者
。

为他辩扩
,

的人正是达娜
。

当有一天她和这位新的委托人 首次在

曼哈顿法庭 巨见面时
,

她并没有因为为一

名恐怖嫌疑犯辩护而苦恼
,

她只是做了美

国人 自
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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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各地都能见到的事情而

已
。

她对政府拘捕她的委托人提出了不同

看法
。

法官原计划于6 月 11 日就帕迪拉案作

出裁决
,

可是就在6 月 lO 日
,

奇怪的事情

发生了
。

帕迪拉被戴上手铐脚镣
,

秘密转

到一座海军兵营看守! 帕迪拉既没有受到

正式指控
,

律师和其他人员也不能探视
,

他成为第一个在没有正式指控的情况下
,

被关押起来的美国公民
。

美国政府的这 做法引发了政府是否

有权剥夺公民的宪法保护的全国性争论
。

在达娜看来
,

是布什总统窃走了她的委托

人
,

违反了法律
,

而把委托人要 回来
,

成

了她的工作
。

于是
,

她把布什总统告上了

法庭
。

最后
,

法庭驳回了达娜的要求
,

理由

是
,

帕迪拉并不是被布什总统关押起来的
,

一易牡也方法庭也无权因为总统的工作表现

不好而传讯他
。

达娜也无权代表帕迪拉打

这场官司
,

她是在错误的地点告错了人
。

但达娜表示
,

她不会就此认输
,

她还会继

续收集材料
,

把这场官司进行到底
。

大胆心细的空中小姐

空中小姐克里斯蒂娜
·

琼斯伸出她的

右手
,

上面有一个明显的牙印
。

这是
“

鞋

跟炸弹
”

的制造者理查德 莱德留下的
。

去

年 12 月
,

琼斯所在的63 航班飞行到大西洋

上空时
,

她发现莱德有可疑行为
,

两人发

生争斗
。

在与莱德的扭打过程中
,

另一位

空中小姐海尔米斯
·

蒙塔迪尔也留下了伤

痕
,

只不过现在已经基本上看不出来了而

已
。

一分钟之前
,

她们是令人羡慕的空中

小姐
,

一分钊
,

后她们 又处在战争的最前

沿 ! 这种过渡从
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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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件发生的当天

就开始了
。

这一事件发生后
,

作为单身妈

妈的琼斯一 直在安慰自己的7岁儿子伊安
,

告诉他
,

她的飞机上发生
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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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样

的事情的机会很小很小
。

可是这些话有时

候连她 自 己都不相信
。

但她不能不工作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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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件发生后不到两周
,

琼斯就开

始了空中生活
。

蒙塔迪尔 的情况 比琼斯还要严重
。

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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”

事件发生一个月 了
,

可她一提上

飞机就害怕
。

蒙塔迪尔表示
: “

事实上
,

自去

年秋天以来
,

各个航班相对来说还是很安

全的
,

并没有发生可怕的事情
。

但空中小

姐们虽然嘴上不说
,

从她们的脸上就能看

出来
,

她们真的很害怕
。 ”

几个月后
,

琼斯她们的工作终于恢复
到正常

,

空 中小姐的心态很平和了
。

就在

这个时候
, “

鞋跟炸弹
”

事件发生了
。

好在

由于两位空中小姐及时发现了问题
,

一场

悲剧才得以避免
。

但琼斯遇到了难题
:

她该

如何向儿子解释这一切
。

遇难人员的卿尝特别主管
芬伯格是个很有性格的人

,

但他给人

的第一印象并不深刻
,

而且有时候会犯一

些不该犯的错误
。

作为联邦政府
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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遇难者赔偿基金会的特别主管
,

他必须为

那些失去的生命作出价格上的评估 这

真是一项残酷的工作
。

事实上
,

为死去的人作出价格评估
,

美国已经拥有一套现成的方案
,

芬伯格面

临的挑战是
,

如何让家人相信遇难者就值

这个价!

但芬伯格表示
: “

从某些角度说
,

这份

工作做起来很容易
。

毕竟申请赔偿金的人

数是基本确定了的
,

也就是 3 0( X ) 人
,

或者

32 00 人
。 ”

最难控制的是遇难者家人的情

绪
,

这种愤怒的情绪他以前从来没有看到

过
。

这些人表示
,

他们根本不管所提的要

求是否合理
,

因为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本

身就是不合理的
。

荆白格并不擅长做苦口婆自的主;幻」及〔

作
,

以前也没有任何调解经验
,

后来竟然

鬼使神差地走上了调解这一行
,

他的
“

芬

伯格集团
”

成为享誉全美国的仲裁机构
。

去年 12 月
,

美国司法部长阿什克罗夫特请

他出任遇难者赔偿基金会主管
,

他答应了
。

正匀仔设 立三之个基金会的目的是为了避

免出现政治和经济恶梦
,

美国国会的要求

是
,

凡是从这个基金会领取赔偿金的人
,

必
、

须自动放弃起访魂了趁甚公司和政府的权利
。

出于经济和申请者的考虑
,

基金会必须在

20 03 年 12 月 之前
,

处理完所有赔偿申请
。

芬伯格行动极其迅速
,

而 目携灵大限度

地满足了遇难者家人要求
,

获得了很高的

评价
。

但他表示
,

真的希望这种悲剧不再

上演
,

这比什么样的评价都珍贵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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